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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郊區的教學

白芝雅(Patrizia Bertoncello)是一位資深的小學教師，也是圖書館館長。�很快讓我了解到那些困境的典型跡象。這
些跡象大多數發生在邊緣者身上。以下是�的分享。

很多時候，孩子們自己會描繪出來。七歲的克里斯蒂娜在課堂上這樣寫：「從前有一�小花。小花爸爸離開了小花，
小花媽媽也為很多事情忙碌和擔心，�沒有與這�小花一起，也沒有時間聆聽它。這是一�玫瑰花，身上有很多刺，
也很尖銳。這�小花想和樹林的昆蟲和其他花�交朋友，但是當他們接近它時，卻被它刺得很痛，於是只好很快便逃
�。最終這�玫瑰花總是獨個兒的，非常傷心。」 

�這樣清楚地闡明自己在班上常被戲弄，使�被孤立。許多有各種困難的孩子也像�一樣，有著不同的困難，即使在
我們的環境，似乎是適宜居住的和受保護的，但在人類較弱的部分，卻充斥著抵觸和矛盾。

有時，那些倡導兒童權利的機構，實際上對此並不多加注意。特別是那些不能指望於父母或家庭持久關係的兒童，因
此被擱置於一種陰暗的環境，情感不穩定和經常處於貧窮加劇的情況中。我們身處的社會不應該缺乏保護和真實成長
的機會。這就是我為什麼經常問自己，如何為這些「隱蔽的孩子」發聲，並為建立保護的文化和完全尊重孩提而作出
貢獻。 

我開始嘗試以愛心去歡迎我的學生，後來漸漸看到他們比較開心。我發覺要真正「接觸」小朋友的世界，我們必須關
注每個孩子，學習以他們的角度來看事情，並以我們所有的能量和技巧去營造重要的關係。我嘗試與持有相同教育風
格的其他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一起合作，使孩子和他們的家庭經歷真正的教育關係。

我們因為這份合作而產生一個念頭，編輯一本書，不僅敘述「隱蔽的孩子」的故事，而且還介紹良好的做法和補救的
途徑。一位腫瘤學家、一位社會工作者、一位兒科醫生和我都是策劃這本書的負責人。在針對「問題兒童」上，我們
願意帶出那些希望的種子和正面的關係，在某程度上成為復原的發電機。通過這種資源，許多兒童在適當的幫助下，
能�具體地達到良好的康復水平。

艾美(Emma)也是如此。當�八歲時，因為家庭分裂而備受折磨，�曾經試圖自殺。最近，�在facebook(臉書)與我
聯繫後，�寫道：「親愛的老師:我非常想念你，還有我們一起度過的許多時刻！你還記得當你給我們講故事，扮演
不同人物的聲音�？我們去海邊的學校旅行？ 我一定不會忘記這些時光，與及當黑暗圍繞我時，你對我的愛。當我
遇到悲慘事件後住院，你在我身旁，沒有問我為什麼這樣做。你就在我身邊，這已經足�了。然後我帶著傷痕回到學
校，你讓大家用彩色線做那些手� …... 但我知道，那是幫助我隱藏那些我不想讓別人看到的傷痕…... 」

在大學和研習會上都會介紹這本書。令人驚訝的是，聽�開始認真地注意隔壁的孩子，或者在街道上的乞丐和醫院的
病人。他們本來是「隱蔽的孩子」，現在卻再次成為未來的主人翁。

安娜·費爾素（Anna Friso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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